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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n Thünen’s Isolated State”

by Colin Clark

在拿破崙戰爭的後期 (但顯然沒有被他們打擾到), 一個實際的, 認真思考的, 但非常有想

像力的德國地主積極地管理他的地產, 正在閱讀史密斯和李嘉圖, 不同意他們幾個重要論點,

並慢慢編寫自己的關於租金, 運輸費用和土地使用理論的書。 這個作家是 Von Thünen。 他

直到 1827 年才出版他的書, 在那個時候, 簡單的李嘉圖理論在知識界得到了堅定的支持。 在

這之後的生命, 這是很長的時間, 他把注意力轉向了工資理論, 發展了 John Hicks 爵士認為

非常有意思的一些想法。 他的這部分工作不在本文的範圍之內。

雖然 Von Thünen 的工作被經濟學家過分忽視, 但另一方面卻受到地理學家的過分關注,

他們不滿足於如它本質般地對待它, 就是在那個以馬匹運輸的時代對農村經濟最深刻和有趣

的研究, 而是尋求證據證明他所描述的位置模式仍然適用於當今世界。 在這個國家經常出現

這種情況, 有時可能會發現老的地方性格局長期存在的情況; 或者通過試圖將他的理論的應

用擴展到更遠的距離。

然而,從一開始就回到他的作品並重新考慮,這是更令人滿意的。這是一位地理學家,為我

們提供了一個精心翻譯和註釋的作品, [對於他的作品] 大多數以英語為母語的讀者迄今只是

間接認識。 這本書的唯一錯誤 (除了它不像話的價格之外) 是編輯可以大大提高其有用性, 讓

一個能幹的助理花幾個小時與一個桌面計算器, 將所有的結果翻譯成現代的重量和度量 (他

給出了必要的轉換因子); 並與其他農業, 過去和現在進行了一些相關的比較。 Von Thünen

遠遠領先於他的時代在於全面性和準確性, 他記錄了農場和森林的成本和收益, 租金和運輸

費用。 他不僅保留了記錄; 他了解如何一般化自己和鄰近的地產的經驗, 並將結果提交給經濟

分析。

Von Thünen 對李嘉圖的抱怨以現代的語言來說, 其本質就是李嘉圖以未分化農產品的

方式開發了他的租金理論。 Von Thünen 的偉大成就是指出, 根據與市場的距離, 運輸成本

是造成農業, 乳製品和森林生產之重要差異的原因, 並且導致地租的後果。十九世紀初德國北

部是這種理論的極好考驗; 這是一個遠超過生存農業階段進步的社會, 已經完全商業化; 而在

鐵路時代之前的高昂運輸成本同時又導致生產的差異化。 Von Thünen 還有幸能夠在完全依

賴陸路運輸的地區準備他的研究; 他指出, 他的定理在一個運輸成本由於通航河流的存在而

減少的地區會令人不安。 他所在地區的主要市鎮羅斯托克, 靠近大海。 當時有一些來自該地

區的糧食出口發生。 但也有一些來自斯堪地那維亞的木材進口, 這將影響他的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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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被遺忘的考慮被帶回到我們的腦海裡。 在那些時期, 農業總面積的很大一部分必須

放在一邊來為馬匹供應糧食和飼料; 釋放這片土地是近幾十年來提高歐美農業生產力的重要

因素。 同一個時間, 每個小鎮都生產了大量的馬糞 (更不用說直到近期才完全消失的城鎮和

郊區的乳牛糞便), 所有這些糞便都必須處理而不會產生過高的運輸費用, 必然意味著在生產

率高的城鎮的附近有著市區花園和奶製品生產地帶的一小塊帶狀區域, 租金也非常高。 Von

Thünen引用了一位當代英國作家, 表明園藝用地 (包括改善物)在愛丁堡郊外每英畝租金為

12 英鎊, 倫敦附近的毛租金為 18 英鎊 (其中費率和十分之一的教區稅為 8 英鎊)。 當時平均

農地租金的數目只有每英畝約 1 英鎊。 我們會看到, 德國的房價和租金要低得多, 然而, 在漢

堡郊區正在租用高品質的乳牛放牧, 每英畝為 10 英鎊。

不僅費用, 還有馬匹運輸的延誤, 使得一些易腐敗的商品–牛奶和新鮮蔬菜–受限於只能在

城鎮附近生產, 在這個非常高糞便和非常高租金的土地上。 但是, Von Thünen 還指出, 燃料

和建築物的木材, 都不能承受高昂的運輸費用, 所以必須保護一些地區, 使每個城市與森林相

當接近。 (使德國景觀在城市附近仍然如此有吸引力的林地, 顯然不是僅因娛樂原因而保留)。

Von Thünen 總結說, 森林所有者必須作為一個公共服務而不是一個企業來運作; 在經濟上,

除了利率低於 3% 之外, 他們將通過清算自己的土地和將收益投資於固定利率證券來獲得更

好的收益。 他似乎正在考慮近一百年的增長周期, 對於山毛櫸, 也是鄰近丹麥的一個喜愛, 這

是一棵生產用於家具和類似目的的硬質有價值木材的美麗樹木。 將這種木材用於普通建築和

燃料目的似乎是一個錯誤; 也許已經是從斯堪地那維亞軟木的市場上感受到競爭。 今天歐洲

的大部分森林由地方當局維持, 也是公共服務 (娛樂等), 而不是商業投資。 在任何可能的利

率上, 林業的回報遠遠低於良好的土地上的農業回報, 事實上是任何沒有特別陡峭或寒冷的

土地上。

除了生產新鮮蔬菜和牛奶, 木材和柴火所需的這些有限的區域外, 該市將被一個大約圓形

的糧食生產地區包圍, 直到運輸成本允許的範圍。 在當時運輸成本的很大一部分是在途中餵

伺馬匹, 還有一些男人的工資也是用糧食支付, Von Thünen 衡量了 「自然」 單位的運輸成

本, 一個已經被證明是為了分析低收入農業經濟學的問題非常有用的工具。 自然單位由往返

旅行中的馬的實際糧食餵食數量, 以及每公噸每公里運輸量的糧食或相當於工資和其他費用

的糧食等價物來衡量。 以這種方式測量, 我們可以直接看到一噸糧食可以在其損失一半 (或

任何其他指定比例) 之前可以轉運多少公里。 如果每單位重量銷售價值高於糧食 (如奶油和

羊毛) 的產品, 其可以運輸的距離以其價格與糧食價格的比例上漲; 因此, 我們預計這些產品

將在距離城市更遠的地方生產。

這時北德國的主糧是黑麥, 小麥很少用。 所有經濟措施都以黑麥的公斤數表示。 (黑麥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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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的營養價值與小麥麵包的營養價值沒有顯著差異; 大多數人認為後者更可口; 另一方面, 許

多德國人仍然喜歡黑麥)。 黑麥被運載在大貨車上, 當達到目的地時, 包含 1.16 噸 (在旅程

的開始有更多的黑麥被裝載以便在途中提供飼料)。 在長達 37 公里的代表性旅程中, 費用計

算是每公噸每公里為 2.73 公斤黑麥當量。 Von Thünen 計算了距離城鎮 230 公里之處是可

以種植糧食的絕對最大距離。 在這個距離上, 運輸成本會將收益減少到城市市場價格的三分

之一, 這樣就不會有租金。 Von Thünen 然後繼續通過一個有趣的理論聲明來說明他的原則。

「如果馬鈴薯是唯一的可食用蔬菜, 那麼耕地將在距離該鎮 70 公里的地方停止, 孤立國將會

小得多, 而鎮上的人口也會更少。」

將在羅斯托克的黑麥價格轉換為英國貨幣 (一單位新泰勒 = 3.21先令)為 5.55英鎊/噸。

Von Thünen 對其附近的莊園估計, 農場黑麥價格為 4.78 鎊/噸, 表明毛收入 (包括大麥, 燕

麥, 牧場以及黑麥) 的比例以租金 (稅前) 來表示是 29%, 一個進一步的 27% 代表了對農場

必要經費的貢獻, 包括支付建築物的利息。 後一項不幸的是有些含糊不清。 然而, 我們有理由

估計總產品的 10% 為建築物和設備的利息, 折舊和維護成本, 從而使租金以最廣泛的方式定

義為百分之 45的總產值,即種植成本,不包括所有租金要素,為價格的 55%在 Von Thünen

的農場, 或 47% 的價格在羅斯托克市場。 首先看來, Von Thünen 的 230 公里的數字作為

糧食種植運輸成本確定的距離限制, 將農場價格降低到羅斯托克價格的三分之一, 太高了。 但

是, 如果我們考慮到這樣一個問題, 可以解釋: 在更遠的地區, 勞動者可能在黑麥方面可以獲

得相同的工資, 而在金錢方面工資較低。

從過去和現在的許多來源收集了在低收入農業國家運輸成本的證據, 以相同的自然單位

衡量。 貨物運輸的中位數成本是 3.4 公斤穀物當量/每噸公里運輸, 使其比包裝動物運輸 (中

位數成本 4.1) 或人工搬運 (中位數成本 9.0) 便宜得多, 雖然遠高於船運 (中位費 1.0)。 在

1800 年, 美國的馬車運輸成本低至 1.6, 其中馬匹特別便宜; 而在十三世紀英格蘭的長途旅

行中, 這個價格高達 8.0, 司機可能不得不拿出中世紀的保險單。 Von Thünen 的 2.73 的成

本是使用他的地產馬和勞動獲得的。 山毛櫸原木由承包商從森林運往城鎮, 費用為 3.1, 在相

當短的距離內, 未精確規定。 然而, 這是非常龐大的負荷 (7.8 立方米/噸) , 可能的糧食運輸

承包商的報價可能低於地產馬的成本。奶油需要旅行 166 公里, 運輸費高達每噸公里 7.5。 假

定承運人必須盡可能快地旅行, 因為他的負載易腐; 但無論如何, 這些漫長的旅程總是似乎會

導致每噸公里更高的成本, 這可能是因為說服人們花時間離家出走是很困難。

我們得到了一個有趣的一瞥, 超過 200 公里的限制, 從一個市鎮, 其居民將生長有限的糧

食為自己的生計, 但大部分的土地將被放牧, 生產奶油和可以出售的奶酪, 自己消費的牛奶和

可以上市的肉類動物。還有更遠的地區被給予生產羊毛, 其單位重量的價值是糧食的五倍,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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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承受更大的運輸成本。 Von Thünen 的理論見解是另一項成就, 他預見到澳大利亞羊毛生

產的發展, 實際上是在鐵路來臨前幾年發生的。

Von Thünen 給我們一項最有趣的收集是在 1828 - 1841 年期間為德國市場的黑麥平均

價格, 顯示了 「交通偏倚」, 即糧食價格隨著市場的距離而下降, 而且他們的工資和其他費用

以貨幣表示, 因為農村工資以糧食來表達處於一致的水平。 Von Thünen 自己在計算偏遠牧

區的成本時考慮到這一考慮。

 374 VON THUNEN'S ISOLATED STATE

 1800, where horses were exceptionally cheap; and as high as 8-0 for long

 journeys carrying army supplies in thirteenth-century England, where

 the driver may have had to take out the medieval equivalent of an

 insurance policy. Von Thfinen's cost of 2-73 was obtained using his estate

 horses and labour. Beech logs were carried from the forest to the town by

 a contractor at a cost of 3-1, over a fairly short distance, not precisely

 specified. However, this was an exceptionally bulky load (7-8 cubic

 metres/ton) and possibly for grain transport the contractor's quotation

 might have been lower than the cost with estate horses. Butter, which had

 to travel a distance of 166 kilometres, incurred a transport charge as high

 as 7-5 per ton-kilometre. Presumably the carrier had to travel as fast as

 possible because of the perishability of his load; but in any case these long

 journeys always seemed to incur higher costs per ton-kilometre, probably

 because of the difficulty of persuading men to spend some time away from

 home.

 We are given an interesting glimpse of the landscape beyond the 200-

 kilometre limit from a market town, whose inhabitants will grow a

 limited amount of grain for their own subsistence, but most of whose land

 will be given over to grazing, to produce butter and cheese which can be

 sold, milk for their own consumption, and meat animals who can be walked

 to market. Still more distant zones were given over to the production of

 wool, whose value per unit of weight was some five times that of grain,

 and which would stand much greater transport costs. It was another

 achievement of Von Thtinen's theoretical insight that he foresaw the

 development of wool production in Australia, as indeed took place, many

 years before the coming of railways.

 Von Thunen gives us a most interesting collection of average prices of

 rye in German markets over the period 1828-41, showing 'transport bias'

 whereby grain prices fall with distance from the market-and with them

 wages and other costs expressed in money, because rural wages tended to

 be at a uniform real level expressed in grain. Von Thunen himself took this

 consideration into account in calculating costs in the remote pastoral zone.

 Rye Prices 1828-41 ?/ton

 East and West Prussia . . . 402
 Posen . . . . . 426
 Silesia . . . . . 455

 Brandenburg and Pomerania . . 465
 Saxony . . . . . . 507
 Westphalia . . . 584
 Rhineland . . . . 630

 Prices rose towards the western and more populous part of Germany;
 which was also nearer to the export market. Here, however, Von Thu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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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德國西部和人口眾多的地區價格更加上升; 這地區也更接近出口市場。 然而, 在這裡,

Von Thünen 有正當的申訴。 英國直到 1750 年之前都是糧食出口經濟, 隨著人口和實際收

入的增長, 在十八世紀後期成為糧食進口國, 受限於較為中等的關稅。 1815 年, 「地主議會」

使玉米法更加嚴格。

德國是此時出口糧食的主要來源。 「玉米法」的效果是造成價格的巨大差距。 在 1828-1841

年期間, 當德黑麥最高價格只略高於每噸 6 英鎊時, 我們的祖先支付每噸小麥 14 英鎊, 其中

許多人挨餓了。 在我們可以判斷這些不利後果分別對德國土地所有者和德國勞工的程度進行

分析之前, 需要進一步分析。 1846 年 「玉米法」 突然廢除之後, 德國的工資和德國租金的相

對運動應該提供有趣的材料。

另外要注意的是, Von Thünen 記錄地產的生產力的地產在當時的標準上特別高, 確實在

整個德國直到一個世紀之後才達到這個水平。

梅克倫堡的氣候和土壤都有利於農業; 從這本書中, 我們可以在化學肥料之前的那時候,

衡量用於養護, 輪作和其他方法的護理和徹底性, 以保持土壤肥力。那時候土壤肥力的化學要

求甚至沒有理論上的理解。 Von Thünen 竭盡全力計算化肥單位, 不同作物的需求以及所需

的施肥量。

直到最近, 梅克倫堡地主都經營了舊的 「三地系統」。一個佔地 150公頃的代表性土地,即

使是現代標準, 也是一個單一的單位, 在任何一年中只佔黑麥總面積的八分之一, 預計產量將

以 1.9 噸/公頃, 或 36 噸黑麥。 農場的其餘部分在大麥, 飼料作物, 牧場或休閒中, 在飼養

自己的活動物之後, 產生相當於另外 40 噸黑麥作為進一步銷售產品。 在這個相當於 76 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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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CLARK 375

 had a justifiable grievance. Britain, which had been a grain-exporting

 economy up to 1750, had become, with the rise both in population and in

 real incomes, a grain-importing country, subject to comparatively moder-

 ate tariffs, in the later eighteenth century. In 1815, the 'Landlords'

 Parliament' made the Corn Laws more stringent.1

 Germany was the principal source of exportable grain at this time. The

 effect of the Corn Laws was to create a great disparity in prices. During the

 period 1828-41, when the maximum German price of rye was only a little

 over ?6 per ton, our ancestors were paying ?14 per ton for wheat, and many

 of them were going hungry. Further analysis is required before we can

 judge the extent to which these adverse consequences fell upon German

 landowners and German labourers respectively; the relative movement of

 German wages and of German rents after the sudden repeal of the Corn

 Laws in 1846 should provide interesting material for study.

 The next point to be noted is that on the estates which Von Thtinen

 recorded productivity was exceptionally high by the standards of the time,

 indeed was at a level which Germany as a whole did not attain until a

 century later.
 Crop yields in tons/hectare

 Other

 Wheat Rye Barley Oats Potato roots Hay
 Mecklenburg 1810-1840

 Von ThUnen 2-14 1-98 (2 O)h 2-10 20 0 14-4 7.0a
 Franceb 1781-90 115c 0 8 1-1 0 5

 1815-24 0-82 0-65 0 84 0 73
 Englandd about 1700 1 3 1-3 14 1 3

 Germany Bittermanne
 1800 1-03 0 90 0-81 .. 8-0
 1846-52 1.19 1-05 1-05 ..
 1878-82 1.46 1*16 1-58 1.32g 8-9 23-7 .
 1908-12 2-07 1-78 2 01 1-96g 13-3 28-Of

 a Clover hay.
 b Toutain, Cahiers d'Isea No. 115 (1961), p. 74.
 c Spring wheat 0 9 and 0-8 respectively.
 (I Deane and Cole, British Economiic Growth, p. 67, Richardson, Outlook on Agriculture,

 winter, 1960, gives 14 for 1750, for which date, however, M. K. Bennett (Economic History,
 vol. iii) gives only 1-0, rising to 1-8 in 1850.,

 Die Landwirtschaftliche Produhtion in Deutschland 1800-1950.
 Sugar beet.

 g Agrarwirtschaft, Apr. 1960 (for 1881-5 and 1910-14).
 I Area not given, but approximately inferred from information on rotation.

 Both the climate and the soil of Mecklenburg are favourable to agri-

 culture; and from the book we can gauge the care and thoroughness

 devoted to manuring, rotation, and other methods then available for

 preserving soil fertility, in those days before chemical fertilizers. At that

 I They had included, since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with a view to stabilizing internal
 prices, the device now known as the 'variable levy', a deplorable ancient error which the
 Common Market authorities are determined to revive, under the impression that they have
 hit upon something ingenious and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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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麥的總產量之外, 他計算出相當於 25 噸的純租金 (稅前), 對農場的開銷作出貢獻, 包括支

付 5%。 建築物的利息以另外的 20 噸, 如上所述, 後者可能包括經濟租金的一些要素。 剩餘

的費用包括7噸種子的黑麥當量, 13 個種植, 11 個收割 - 其中兩個主要是支付勞動力。 十九

世紀初, 漸進的土地所有者正在進行七年的轉型, 將他們的地產分為七個平等的地區, 每個黑

麥, 大麥和燕麥種植一年, 牧場三年, 一個為休耕。 這使同一地區的總產量提高到了 111 噸

黑麥當量。 單位面積租金上漲, 但現在佔總產品的比例較小, 為 32 噸; 間接費用的貢獻再次

達到總產出的 27%。 Von Thünen 收到並審查了來自歐洲人口最多, 生產率最高的比利時的

信息。 如果比利時的方法適用於梅克倫堡, 他總結說, 他們可以提高總產量 2.2 倍, 租金提高

1.7 倍。

然而, 乳製品生產的數據卻說得很不一樣。 平均每隻乳牛的體重只有 250 公斤, 約為現代

乳牛的一半重量, 並以每年僅 42 公斤的速度生產奶油, 相當於只有 900 公斤 (200 英制加

侖) 的牛奶產量。 在羅斯托克市場, 奶油交換了十七倍的黑麥重量, 非常類似於現在世界市場

上的比例。即使已經引用的高運輸成本 (7.5 公斤黑麥當量/噸公里) 奶油可以運載 200 公里,

不到 15% 的售價。 城市附近的奶油生產商將不得不租用相當於 9.6 公斤黑麥的直接生產成

本, 生產一公斤奶油, 他可以交換 11 公斤的黑麥。 但是, 這些費用中只有 22%, 實際上是以

現金支付 (購買設備等), 其餘的實際上是以黑麥支付, 即付給勞工和契約服務。 遠離城市的

農場工人在黑麥上獲得的勞動量完全相同, 但其金額相當於少。 遠距離的成本代表了較小的

收益, 留下了更大的租金 (以黑麥單位:貨幣單位不會更高)。或者, 如果我們想換另一種方式,

遙遠的乳牛場可以賺取租金, 這代表了以奶油的形式運送黑麥到羅斯托克的演習成果, 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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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油的形式是更加緊湊。當然,這是一個限制。生產奶油和羊毛的可能性延長了孤立國的有效

邊界, 但是在適當的時候一個租金降到零的極限必將到達。

Von Thünen 的整潔心態被冒犯了, 就像整個歐洲的農業經濟學家一樣, 這些古代和非理

性的農場邊界也是如此。 他做了一些驚人的計算, 以準確顯示增加農場成本的多少。 農場邊

界的合理化, 現在不僅受阻於農戶的保守主義和對祖先財產的依戀, 還受到一個嚴厲和無理

取鬧的土地出售租稅制度的阻礙。 當人們持有土地而不出售土地時, 應徵稅, 而不是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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